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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 揭示珠江三角洲农村居民点的时空演变格局及演化模式，为该地区农村实现城乡一体化与可持续发

展提供科学依据。  ［方法］ 基于 GIS 空间分析，耦合 GeoSOS-FLUS 模型，研究了 1990—2020 年农村居民点的时空演

变规律并对其 2030 年多情景下的演变趋势进行预测。  ［结果］ （1） 1990—2020 年农村居民点的核密度围绕珠三角核

心城区（广州、佛山、深圳、东莞）呈现密集分布，而在外围区域（肇庆惠州）则通常较为稀疏，峰值从 1990 年的 415.96
个/km2波动上升至 2020 年的 767.72 个/km2，总体规模收缩，CA、NP、MPS 值下降，LSI 和 AI 值均呈现不同程度的升

高，在空间上呈现中部集聚、边缘离散，部分地区保持破碎化的趋势。（2） 1990—2010 年农村居民点被城镇用地大规模

侵占，2010 年后二者转移情况逆转，居民点大量扩张占用了城镇用地，耕地与生态用地转化仍存在较大的压力。（3） 不
同情景下农村居民点的面积具有显著变化，在基准情景下面积预计增加 8.55%，而在其他两种情景下将分别减少

19.69% 和 6.61%。  ［结论］ 珠三角近 30 年来农村居民点呈现“衰落与再生并存”的演变规律，具有明显的空间异质性

特征，在推进城乡一体化与可持续发展过程中，有必要因地制宜实施分区优化策略，并将可持续发展情景的模拟结果

作为未来重要的决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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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his study aims to reveal the spatiotemporal evolution patterns and evolution modes of 
rural settlements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thereby providing a scientific basis for advancing urban-rural integra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the region. ［Methods］ Using GIS spatial analysis and the GeoSOS-FLUS model， 
this study investigated the spatiotemporal evolution of rural settlements from 1990 to 2020 and predicted their 
evolution trends under multiple scenarios for 2030. ［Results］ （1） From 1990 to 2020， the kernel density of ru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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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tlements was densely distributed around the core urban areas of the Pearl River Delta （Guangzhou， Foshan， 
Shenzhen， and Dongguan）， while it was relatively sparse in the peripheral regions such as Zhaoqing and Huizhou. 
The peak value increased with fluctuations from 415.96/km² in 1990 to 767.72/km² in 2020. The overall scale 
contracted. The values of CA， NP， and MPS decreased， while the values of LSI and AI increased to varying 
degrees. Spatially， a pattern of central concentration and peripheral dispersion was observed， with persistent 
fragmentation in certain areas. （2） From 1990 to 2010， rural settlements were extensively encroached upon by 
urban land. After 2010， this trend reversed， with rural settlements expanding significantly and occupying urban 
land. The conversion of cultivated land and ecological land continued to face considerable pressure. （3） The area 
of rural settlements exhibited significant variations under different scenarios. Under the baseline scenario， the area 
was projected to increase by 8.55%， whereas under the other two scenarios， it was projected to decline by 
19.69% and 6.61%， respectively. ［Conclusion］ Over the past 30 years， rural settlements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have exhibited an evolution pattern characterized by the coexistence of decline and regeneration， with pronounced 
spatial heterogeneity. In the process of advancing urban-rural integra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t is 
necessary to implement region-specific and zoned optimization strategies and use the simulation results of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cenario as an important reference for future decision-making.
Keywords： rural settlements； spatiotemporal evolution； multi-scenario simulation； GeoSOS-FLUS model； 

Pearl River Delta

农村居民点是农村居民生产生活聚集而成的主

要居住场所，具有一定的空间结构和功能属性，其空

间特征及演变过程是农村地区人地关系的重要代

表，可反映一段时期内某地区农村的生产生态关系

及社会经济的变化情况［1-2］。随着城镇化和工业化进

程加快，中国农村人口比例从 1990—2020 年下降了

近 37%，农村人口外流造成农村居民点空心化、布局

散乱、景观破碎等问题［3］，阻碍了城乡融合与乡村振

兴的推进，加剧了城乡用地矛盾。

当前，在乡村地理学研究中，对于农村居民点的

研究成为了重点［2］。相关研究最早出现在 19 世纪

初，德国地理学家科尔（Kohl）于 19 世纪 40 年代首次

描述了农村居民点的空间聚集情况。农村居民点相

关的研究开始兴起是在 20 世纪 20 年代，20 世纪 20 年

代以前，研究主要采用定性方法来探讨农村居民点

的形成、发展、分布及其与地理环境的联系［4］。20 世

纪 20 年代至中期，随着地理信息技术的进步，学者们

开始将定性与定量分析方法相结合，并从社会学、生

态学和经济学的角度关注人类行为和决策对农村居

民点演变的影响［5］。进入 21 世纪后，研究开始大量

分析农村居民点的空间布局优化［6］，空间整治［7］。近

几年，农村居民点时空演变特征相关的研究也在逐

渐兴起，现有研究通常从居民点的规模变化、密度特

征、集散程度入手来分析其空间分布情况与演变模

式，如 Ji等［8］基于内外一体化视角，系统探讨了 1980—
2018 年张家口市农村居民点的演变过程与动态机

制。李晓青等［9］分析了喀斯特地貌区 1989—2017 年

农村居民点的规模及形态变化。这些研究主要围绕

三生空间［10］，城乡梯度［11］，沿公路等级等［12］不同的角

度来对其进行分析。同时，相关研究普遍结合驱动

因素，使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来探析引起农

村居民点发生演变的主要驱动力，如邹亚峰等［13］从

农村生产、生活和生态的人地关系出发，运用 GIS 技

术、“驱动力—压力—状态—影响—响应”（Driving 
Force-Pressure-State-Impact-Response， DPSIR）模

型等方法探讨了武川县 2010—2020 年农村居民点的

演变规律及驱动机制。杨斌等［14］基于“增减挂钩”和

“扶贫搬迁”政策，探究了 2001—2018 年房县农村居

民点的空间格局演变特征及驱动机制。在方法上，

学者们多采用核密度估计法［15］，空间自相关分析

等［16］GIS 空间分析方法来研究农村居民点的演变规

律，然而目前大多数研究仍集中于小尺度地区 10~
20 年间的短期变化，仅有的一些长时序演变研究也

多集中在单一市县这样的小尺度地区。

随着智能技术的发展，仿真模拟研究开始兴起，

以往的研究主要包括采用 CLUE-S 模型［17］、元胞自

动机（Cellular Automaton， CA）模型［18］、PLUS 模型

等［19］方法来模拟预测不同发展策略下土地利用类型

的变化，这些方法多样，在模拟研究方面已取得了积

极的进展，但这些研究多关注一级土地利用类型的变

化、优化策略及不同模拟情景下土地利用变化的驱动

因素，单独对农村居民点进行模拟的研究还不多。为

了提高农村居民点在未来趋势下的模拟精度，有学者

开始从农村居民点的驱动因素入手，对未来趋势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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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例如，Song 等［20］基于从军用卫星遥感影像中解

译的农村居民点长期高精度历史数据，使用土地转化

模型（Land Transformation Model， LTM）预测了北

京市通州区 2030 年农村居民点的趋势。王兆林等［21］

利用改进的 FLUS 模型，模拟了山地经济圈 2035 年

农村居民点的演变趋势，这些研究在模拟时仅从单一

维度预测了农村居民点的变化，没有探讨不同政策干

预下的变化。为了弥补这一缺陷，有学者从多情景下

对农村居民点进行了模拟［22-23］，但这些研究大多模拟

了经济落后和自然环境脆弱地区农村居民点的未来

趋势，在快速城镇化地区对农村居民点未来趋势进行

多情景模拟的研究仍然不多见。

综合以上的研究情况来看，尽管目前有关农村

居民点的研究已相对成熟，但在快速城镇化特征明

显的大尺度地区，基于长时序演变对农村居民点未

来趋势进行多情景模拟的研究仍有限，有待进一步

完善。同时，作为华南地区经济最发达的珠三角城

市群，虽然人均 GDP 位居全国前列，2020 年城镇化

率升至 87%，但因其农村居民点规模扩大，农村地区

大量人口向城市迁移，导致农村空心化、城乡区域发

展不平衡等问题显著，成为制约区域协调发展的关

键，因此有必要对农村居民点近 30 年来的时空演变

及未来发展趋势进行深入分析。本文在前人研究的

基础上，选取珠三角的农村居民点作为研究对象，从

农村居民点的空间分布情况，规模变化，时空动态特

征入手来分析其时空演变规律，并模拟在 2030 年基

准情景，耕地保护情景与可持续发展情景下的演变

趋势。本研究回答以下问题：（1） 1990—2020 年珠三

角农村居民点在空间上呈现出怎样的分布格局？  
（2） 农村居民点与其他地类在近 30 年间的转化情况

如何？  （3） 不同政策约束下，2030 年农村居民点将

呈现怎样的发展趋势？本文的研究结论旨在为珠三

角农村居民点的空间布局奠定基础，实现乡村集约

化发展。该种分析模式不仅能够为快速城镇化特征

明显的地区充分利用农村居民点，提高其利用效率

明确新的思路，也为未来乡村可持续发展和城乡一

体化发展提供实际意义。

1　数据来源和研究方法

1.1　研究区概况

珠江三角洲地处广东省中南部，西江、北江和东

江的汇合处，濒临南海，位于北纬 21°30′—24°30′，东

经 111°30′—115°30′，占地面积约 5.6 万 km2。该区域

处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年均气温 22~24 ℃，年降水

量 1 600~2 300 mm，地形以珠江冲积平原为主体，平

均海拔低于 50 m，地势自西北向东南倾斜，区域内水

系发达，河网密布，包括广州、深圳、珠海、佛山、东

莞、中山、江门、惠州和肇庆 9 个城市，是粤港澳大湾

区的核心区域（图 1）。

改革开放以来，珠江三角洲逐渐发展成了我国

城镇化水平最高的地区之一，截至 2020 年年底，其

GDP 总量超过了 8.9 万亿元，约占全国经济总量的

8.8%，人口总量为 7 801.43 万人，占全省人口总量的

61.91%，部分农村地区已经转型为以服务业和工业

为主的经济体，农业在其中所占的比重逐渐下降，农

业产值相对较低，增速相对平稳，但农村地区人均可

支配收入近年来持续增长，上升到 26 856.5元，农村收

入在广东省内仍较为领先，尤其是东莞、佛山、中山等

城市，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速度较快。

1.2　数据来源及处理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主要包括土地利用数据，基

础地理信息数据、社会经济数据，具体说明详见表 1。
将土地利用数据重分类为耕地、林地、草地、水域、城

镇用地、农村居民点、其他建设用地 7 种土地利用类

型，所有数据的坐标系由投影变换成投影坐标系：

WGS 1984 UTM zone 49 N，所有栅格数据集的分辨

率统一至 30 m。

1.3　研究方法

1.3.1　核密度分析法　核密度分析是一种用来分析

点状要素的常用方法，可将离散数据转化为连续性

数据，通过分析农村居民点空间格局的密度可直观

反映其在不同区域的空间差异。公式为：

f ( )x = 1
nh ∑

i = 1

n

K ( )x - xi

h
（1）

式中：K 为核函数；h 为带宽（h>0）；x-xi估计点至第

i个居民点之间的距离［24］。

1.3.2　景观格局指数法　景观格局指数法通过量化

注：基于广东省公共地图服务系统下载的审图号粤  S（2024）176 号的

标准地图制作，底图未做修改，下图同。

图 1　研究区区位图

Fig. 1　Location of study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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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形态与结构特征，可有效解析农村居民点的时

空分异规律。本文结合珠三角区域特性及已有研

究［25］，选择斑块面积（CA）、斑块数量（NP）、斑块聚集

度（AI）、景观形状指数（LSI），平均斑块面积（MPS）5
个指标借助 Fragstats 来对农村居民点的规模特征进

行描述。

1.3.3　土地利用转移矩阵　土地利用转移矩阵通过

量化不同地类间的面积转移规模与方向，可从时空

角度深入了解土地之间的相互转化情况，公式为［26］：

S ij =





























S11 S12 … S1n

S21 S22 … S2n

⋮ ⋮ ⋮ ⋮
Sn1 Sn2 … Snn

（2）

式中：Sij 为从研究期初到研究期末地类 i 到 j 的转移

面积（km2）；n 为土地利用类型的种类。本文用该矩

阵分析土地利用动态演变特征，重点揭示农村居民

点与其他地类之间的转移关系。

1.3.4　情景设置　考虑到珠三角的地域特征和相关

政策，本文在分析 1990—2020 年农村居民点规律的

基础上参考相关文献［21，23］，设置以下 3 种土地利用模

拟情景：

基准情景：该情景延续 2010—2020 年土地利用

转化情况，禁止城镇用地和其他建设用地转化为其

他地类。

耕地保护情景：依据《广东省高标准农田建设规

划（2021—2030年）》和《广东省国土空间规划（2021—
2035 年）》，严守永久基本农田和耕地保护红线，在基

准情景的基础上，禁止耕地转化为其他地类。

可持续发展情景：禁止城镇用地转化为其他地

类，水域不能转化为城镇用地，林地和草地不能向建

设用地转化，以平衡社会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需求。

1.3.5　 GeoSOS-FLUS 模型　GeoSOS-FLUS 模型

是一种集成人工神经网络（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 
ANN）与元胞自动机（CA）算法的空间模拟工具，广

泛应用于在人类活动与自然地理因素协同作用下的

未来土地利用变化情景模拟、农村居民点趋势预测

等领域，可有效模拟不同土地利用类型间相互作用

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27］。本文以 2010 年土地利用数

据为基础，选取社会经济与自然地理因素（图 2）作为

农村居民点模拟的驱动因素，参考相关研究成果［23］，

通过多次调试，确定邻域因子参数的最优值（表 2），
模拟并验证 2020 年土地利用数据的精度，在此基础

上进一步预测 2030 年多情景下的空间演变趋势。

2　结果与分析

2.1　农村居民点空间分布特征

核密度分析（图 3）发现，1990—2020 年珠三角农

村居民点密度整体有上升的趋势。4个时期核密度的

最高值分别为 415.96 个/km2，842.48 个/km2，521.40
个/km2，767.72 个/km2，密度高值区域分布逐渐减少，

聚集分布在广州，深圳、佛山、东莞等珠三角核心区

域，越靠近边缘则越分散，布局呈现“内密外疏”的分

布特征，

2.2　农村居民点规模特征

基于 Fragstats 计算的景观格局指数（表 3）与

ArcGIS 制图结果（图 4），本文从宏观与局部两个层面

分析 1990—2020 年珠三角农村居民点的规模变化特

征。从整体看（表 3），斑块面积（CA）由 169 183.50 hm²
波动下降至 161 978.90 hm²，平均斑块面积（MPS）呈
现相似趋势，从 2 597.90 hm²下降至 2 392.10 hm²，同
时，斑块数量（NP）从 8 190 个持续减少至 5 211 个，表

明农村居民点用地规模整体呈收缩趋势，形状指数

（LSI）在 2000 年前后达到峰值后下降，斑块聚集度

（AI）在 2010 年稍有下降后又回升，二者整体略有增

加，反映居民点形态趋于复杂，空间集聚性增强。

图 4 则揭示了 1990—2020 年局部区域的空间差

异，城镇化程度较高的广州市越秀区、荔湾区和深圳

市福田区、龙华区已基本完成从农村向城市的功能转

型，居民点斑块所剩无几，因此部分时期缺乏指数统

计属于正常现象。CA 值高的区域多分布在城镇化相

表  1　数据来源

Table 1　Data sources

数据名称

DEM
道路

河流

中国多时期土地利用遥感监

测数据集（1980—2020 年）

人口密度、GDP、逐年平均气

温、降水量数据（2020 年）

数据来源数据说明

地理空间数据云（https：∥www.gscloud.cn/）
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https：//data.nber.org/）

中国科学院地球大数据科学数据中心

（https：∥data.casearth.cn/）

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与数据中心

（http：//www.resdc.cn/）

国家环境信息中心（NCEI）（https：∥www.
ncei.noaa.gov/）

30 m×30 m
矢量

矢量

30 m×30 m

1000 m×1000 m

作用

分析驱动因素

分析驱动因素

分析驱动因素

提取农村居民点，分析驱动因素

分析驱动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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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缓慢的中部（增城）、东部（东莞）及南部（开平、台

山）的一些地区，但 2020 年南部地区明显下降，NP 在

中部和东北部（如惠阳、东莞）呈持续下降趋势，反映

了城市扩张带来的居民点整合，而西北部（肇庆怀集、

广宁）因地形与政策限制，下降较缓，LSI 分布与 CA
相似，受城市开发强度与空间限制的共同作用，居民

点斑块的边界更复杂。远郊区域则变化较小，仍维持

较规则的传统分布形态，与此同时，MPS 整体下降，

但空间差异不大，其数值从中部至东部略有增加，居

民点合并现象突出，西部因空心化问题加剧，MPS 明

显下降，破碎化仍较明显，AI 表明除西北部外，其他

地区居民点空间聚集性增强，且由中部向西部递增。

综上，珠三角农村居民点的规模总体收缩，呈现

“大集聚”“小分散”的空间分布格局，破碎化有所缓

解，但西部部分区域仍存在布局散乱问题，需进一步

优化其空间格局。

2.3　农村居民点时空动态特征

通过分析得到耕地、林地、草地、水域、城镇用

地、农村居民点、其他建设用地 7 种土地利用类型在

1990—2020 年的面积转移情况，生成土地利用转移

图 3　1990—2020年珠三角农村居民点核密度变化

Fig. 3　Variations in kernel density of rural settlements in Pearl River Delta （1990—2020）

图 2　珠三角农村居民点演变的驱动因素

Fig. 2　Driving factors of evolution of rural settlements in Pearl River Delta

表 2　邻域因子参数

Table 2　Neighborhood factor parameters

土地利用类型

基准情景

耕地保护情景

可持续发展情景

耕地

0.5
0.6
0.4

林地

0.5
0.5
0.5

草地

0.1
0.1
0.1

水域

0.4
0.3
0.4

城镇用地

0.4
0.5
0.5

农村居民点

0.6
0.4
0.5

其他建设用地

0.8
1
1

表 3　农村居民点景观格局指数

Table 3　Landscape pattern indices of rural settlements

年份

1990
2000
2010
2020

指标名称

CA/hm2

169183.50
209987.00
144626.00
161978.90

NP/个
8190.00
7974.00
6830.00
5211.00

LSI
14.77
20.17
16.22
14.95

MPS/hm2

2597.90
1574.44
1852.83
2392.10

AI
90.57
91.75
90.95
9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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矩阵（图 5）。结果表明，1990—2000 年耕地转化为

水域的面积最大，约为 788.10 km2，其次是林地转化

为耕地的面积，约为 276.80 km2，在转化为农村居民

点的地类中，耕地面积最大，约为 408.37 km2，其次为

林地和水域，农村居民点转化为城镇用地的面积最

大，约为 99.78 km2，其次是耕地和林地，此阶段城乡

用地矛盾初现，但尚未形成规模性冲突，2000—2010
年的转移情况和 1990—2000 年的相似，不同的是耕

地转化为城镇用地的面积最大，约为 1 051.41 km2，其

次是林地转化为城镇用地的面积，约为 401.77 km2，

城镇用地大面积侵占了农村居民点，扩张面积达到

752.32 km2，2010—2020 年的转移情况与前两个阶段

明显不同，建设用地大规模的扩张得到控制，耕地转

化为其他建设用地的面积最大，约为 461.76 km2，其

次是林地转化为耕地的面积，约为 331.60 km2，转化

为农村居民点面积最大的是城镇用地，约为 274.73 
km2，城镇用地的扩张面积较上一个阶段明显减少，

其次是耕地和林地，农村居民点转化为耕地的面积

最大，约为 239.34 km2，其次是林地和其他建设用地，

然而该阶段农村居民点的扩张仍未得到有效控制，

其扩张面积较上一个阶段有所增加，仍需探析新的

约束策略。

图 4　1990—2020年珠三角农村居民点景观格局的变化

Fig. 4　Variations in landscape pattern of rural settlements in Pearl River Delta （1990—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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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农村居民点演变趋势预测

用 GeoSOS-FLUS 模型模拟了 2020 年的土地利

用分布格局，并与 2020 年实际土地利用类型比较以

进行精度验证，最终得到总体精度为 0.908 1，Kappa
系数为 0.858 4，精度较高，可以进行 2030 年土地利用

类型的模拟。

图 6 是 2020—2030 年不同情景下土地利用的结

构及农村居民点和其他地类之间的转移情况，总体来

看，3种情景下土地利用结构差异显著，耕地、林地、建

设用地是主要的土地利用类型，农村居民点聚集分布

在中部，转化情况与 1990—2020 年一致，其扩张主要

以侵占耕地为主。图 7是 2020年、2030年不同情景下

模拟的农村居民点分布格局及土地利用面积情况，农

村居民点在 3 种情景下变化比较明显的地方均发生

在珠三角中部的广州，东莞，佛山，江门地区。在基准

情景下，农村居民点延续了 2010—2020 年的变化，由

于占用了耕地、林地和水域，从中部呈现扩张趋势（图

6E），面积从 1 620.1 km2增加到 1 758.68 km2，增加了

138.58 km2，而城镇用地面积增加到了 4 201.78 km2，

难以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在耕地保护情景下，在

相关政策的约束下，农村居民点的空间格局发生了

明显的变化，其无序扩张得到了有效的抑制，大量居

民点转变成了耕地、林地和其他建设用地（图 6F），在
广州与东莞交界处斑块合并现象显著，面积缩减至

1 301.1 km²，较 2020 年减少 319 km²，耕地面积显著增

加了 808 km2，资源流失情况得到有效缓解，但林地流

失严重，其面积显著减少了 803.26 km²。可持续发展

情景强调生态保护与建设用地的协调发展，因此

限制了林地和草地的转化程度，相较于 2020 年，林地

和草地面积分别增加了 65.98 km²和 114.28 km²，耕地

面积显著减少了 415.61 km²，农村居民点的面积为

1 512.97 km2，减少了 107.13 km2，其变化是由耕地，草

地和城镇用地的扩张引起的（图 6G），城镇用地面积

增加到了 4 463.73 km2，与前两种情景相比，该情景下

生态用地与建设用地达到了平衡，优于前两种情景，

可为农村居民点优化布局的统筹规划提供参考。

图 5　1990—2020年珠三角土地利用转移面积及农村居民点演变趋势

Fig. 5　Area of land use transfer and evolution trend of rural settlements in Pearl River Delta （1990—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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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与结论

3.1　讨  论
以往研究揭示了城镇化进程中农村居民点衰落

与再生并存的空间特征［28］，本研究中也有相同的观

点，但目前有关农村居民点的研究在未来趋势预测

方面关注还不够，本文基于快速城镇化地区珠三角

农村居民点的长时序演变研究，融合了未来多情景

模拟分析。同时，在多情景下选取大尺度区域开展

农村居民点模拟，克服了以往在单一市县或特定地

貌区小尺度研究存在的局限，对快速城镇化地区农

村居民点的空间布局提供重要参考。从近 30 年时

空演变特征来看，珠三角农村居民点主要分布在城

镇及其周边地区，其演变格局在不同时期受到城镇

化、产业、环境等多重因素的影响［29］。1990—2000 年

受改革开放政策影响，珠三角农村开始向工业化和

城镇化发展，农村居民点迅速扩张，规模和密度显著

提升。2000—2010 年在“十一五”规划的实施下，城

镇化进程加速，城镇用地大规模扩张，城镇周边的土

地被改造形成“城中村”［28］，整体规模和密度下降。

2010—2020 年随着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升级，乡村工

业发展，农村居民点的规模和密度再次出现增长，人

口 空 心 化 问 题 显 著［29］。 此 外 ，相 关 研 究 成 果 表

明［23，30］，自然地理因素如水源和交通条件也会影响农

村居民点的空间格局，其通常多分布在靠近河流和

交通便利的地方。

2030 年农村居民点的发展趋势取决于所采用的

发展方案，在基准情景下，其变化延续 2010—2020 年

的增长趋势，工业化与城镇化的进一步发展将使城市

周边的农村居民点变为城镇用地，同时，由于生活水

平的提高，农民将寻求更宽敞、更舒适的居住环境，将

会导致大量新的农村居民点被建造。在耕地保护情

景下，由于严格限制耕地向农村居民点的转化，许多

分散的居民点将可能逐渐合并为“城中村”，聚集在新

的地方，部分被撤并，居民点扩张受到明显抑制，面积

显著减少。可持续发展情景下，由于珠三角的一些地

图 6　2020—2030年多情景下土地利用变化分析

Fig. 6　Analysis of land use change under multiple scenarios （2020—2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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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是首批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地区之一，其建

设与发展需严格按照规划进行。作为华南地区的重

要腹地，珠三角将承接来自广东的大量产业转移，以

加强区域对接，周边地区的农民将因为更多的就业机

会被吸引，向城市迁移，因此，农村居民点的规模将减

少，而城镇用地和其他建设用地的面积将增加。

珠三角地区的快速城镇化对农村居民点的发展

产生了深远影响，有必要制定合理的政策以缓解城

市扩张对居民点的负面影响。首先，农村居民点呈

现出“大集聚、小分散”的空间格局表明布局优化应

分区进行，合理利用闲置居民点用地，严格控制其无

序扩张，以保障耕地与粮食安全，其次，基于可持续

发展情景模拟结果，应充分考虑其景观功能，保护生

态价值，严格限制各类建设用地的扩张，实现生态保

护与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平衡。最后，合理聚集和优

化布局分散，破碎化程度较高的农村居民点，加快建

立城乡统一的土地利用机制，以推动土地利用向紧

凑模式转变，从而缩小城乡发展差距，保障城乡一体

化战略的有序推进。

本文仍存在不足：对研究的尺度划分不够精细。

由于珠三角的城乡矛盾突出，整体研究难以全面分

析一些具有特殊性的边缘地区，后续可以根据其城

乡梯度对农村居民点进行更细致的多尺度分析。

3.2　结  论
本研究基于核密度分析、景观格局指数、土地利

用转移矩阵及 GeoSOS-FLUS 模型，系统分析了珠

江三角洲农村居民点的时空演变特征，并模拟 2030
年不同情景下的发展趋势。研究发现，近 30 年来，受

快速城镇化的影响，珠三角地区农村居民点的空间

分布特征发生显著变化，主要结论如下：

（1） 珠三角农村居民点的核密度在 1990—2020
年呈波动上升趋势，核密度峰值从 1990 年的 415.96
个/km²增至 2020 年的 767.72 个/km²，呈现“内密外

疏”特征。

（2） 从规模特征看，CA、NP 与 MPS 均减少，呈

收缩趋势，而 LSI 与 AI 波动上升，呈现“大集聚”“小

分散”的空间分布格局，边缘地区因地形限制与政策

注：图 a1、a2、b1、b2、c1、c2分别表示图 A、B、C 中 1 和 2 处局部放大的结果。

图 7　2020年、2030年多情景下农村居民点模拟结果及土地利用面积

Fig. 7　Simulation results of rural settlements and land use area under multiple scenarios in 2020 and 2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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滞后性等原因仍存在破碎化问题。

（3） 土地利用转移矩阵表明，1990—2010 年农村

居民点主要被城镇用地侵占，城乡用地矛盾突出，耕

地与生态用地转化压力随城镇化进程加剧持续增

加，2010—2020 年期间政策调控初见成效，建设用地

的扩张有所缓解，但耕地转化为其他建设用地的面

积最大，农村居民点的扩张面积增加，城乡矛盾问题

并未完全解决。

（4） 2030 年农村居民点的多情景模拟结果显示，

与 2020 年相比，基准情景下，农村居民点面积将延续

2010—2020 年的趋势，呈现无序扩张，布局分散的状

态，而耕地保护情景由于限制了耕地转化，农村居民

点面积显著缩减，耕地保有量提升显著，耕地流失现

象得到有效控制，可持续发展情景下生态用地得到

保护，林地、草地面积增加，农村居民点面积依然减

少，兼顾了生态用地保护与建设用地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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